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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窗前朝外看，撩人的气
息让我怦然心动。

走出小区，穿过马路，就到
了大湖景区。旁边，有一条崭新
的马路，人很多，来来往往。马
路在春节前才完工通行，它的下
面原先是一条旧的石油管线，有
很大的安全隐患，现在成了便民
道路，也成了观光线路。

大湖景区从初建到现在己十
多年了吧。我住在附近，经常在
这里走走，目睹了她一点一滴的
变化，它几乎成了我生活中的一
部分，我喜欢它的这种变化。

湖面波光粼粼，地上绿草茵
茵。我沐浴在阳光里，暖暖的
风，携来花香，送到脸上、身
上。花，有的正开，有的含苞待
放。红色的腊梅，黄色的迎春
花，白色的玉兰花，还有地上的
很多叫不出名字的细小的野花，
它们是春天的使者，一朵花，就
是一个美丽的世界。

不远处有几个人，蹲在草地
上，像是在除杂草。他们真好，我
看他们，就像看到最好的风景。

不知不觉走到湖边，看见柳
树枝上绽出的鹅黄，枝条在微风
下扭动着，一摇一摆；再看细细
的柳丝，像是浣纱姑娘的秀发，
丝丝动人。不远处有一座白桥，
人们习惯叫它“白桥”，却不知道
它的真正名字。其实，它有名字，
用篆体刻在桥上，大多数人不认
得，我也不认得，打电话请教安庆
市书协的老主席余龙生老大哥，
他告诉我：宜桥。我站在桥上看
湖水，那水与新河相连，直通长

江。想想，忽然觉得很有意思：
水和人多么相似，真是彼此相
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呢！

忽然，隐约听到有人在叫我
的名字，又见一人急急忙忙，由
远而近，外套担在手臂上，笑盈
盈地走来，原来是好友王兄。他
是从深圳回来过年的。我俩都有
点喜出望外。他说，他出门就想
有可能遇到老刘，还真是碰见
了。他这么一说，我更为开心。

前方一大片红梅树，正开着
花，像火一般热烈、奔放，几位
女士摆着各种姿势拍照。看着她
们开心的样子，我也开心得想
笑。花丛、树丛中，有孩子在打
打闹闹，你追我跑。一个姑娘推
着轮椅，上面坐着一位老人，她
们像是母女俩，阳光打在她们的
脸上，也打在她们的心里吧。

一阵风来，有花瓣雪一样洒
落在地上，星星点点。花开花
落，多美的人间。我的心中似乎
也有花朵在开放。

春之舞曲
刘承亮

从长白山天池奔突而来的松
花江水，至哈尔滨徒然就变得缓
慢而旖旎了。十一月初，江水尚
未封冻，在晚阳的照射下泛着迷
离的光。而那座耸立在南岸上的
防洪胜利纪念塔则化为一个剪
影，连天接地。此塔是为纪念哈
尔滨人民1957年战胜特大洪水而
修建，那时的松花江一定不是温
顺的，而更像一条血性的北方汉
子。塔顶那群高举红旗抗洪筑堤
的工农兵和知识分子的青铜雕像
之上，有白色的鸽子在天空盘旋。

这里即是著名的中央大街的
北端。从此向南望去，两公里长
的街路尽收眼底。尽管我不是哈
尔滨人，我却数次来过这里，站在
防洪纪念塔下，向南步行。当然
也可以从南至北。我只不过更想
以松花江为背景，打量眼前这个
光怪陆离的世界。

如果说中国最具欧洲风情的
城市是哈尔滨，那么中央大街就
是她最为光彩夺目的瞬间，尤其
是她的建筑。雨果说，建筑是用
石头写成的史书，它记录着人类
的光荣与梦想，耻辱和苦难。

诚如斯言。哈尔滨中央大街
始建于一八九八年，初称中国大
街，后改为中央大街。一百多年
前，沙俄势力侵入我国东北，迫使
软弱无能的清政府与之签定了

《中俄条约》，条约中规定俄国可
以在中国的吉林、黑龙江两省建
造铁路，并和西伯利亚大铁路相
连。这时，哈尔滨是作为这条铁
路沿线上的一个站，而后才逐渐
发展成一座城市。

那是一个动荡的时代。很多
外国侨民逃亡到中国，他们中间
有政客、商人、牧师、画家、诗
人、酒鬼和才华横溢的建筑师。
他们想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谋得一
席之地，就争先恐后地出资出
力，也出智慧，建成这条酷似鱼
鳞状方石铺就的街道，街道两旁
以欧式、雅典式、巴洛克式、俄
罗斯浪漫主义式的以及法国文艺
复兴时期的现代派建筑艺术风
格，建成大量的商肆、酒楼、茶
店、客栈。可以说，一条小小的
街道汇集了西方近 300 年的建筑
精华。遥想当年，那是一个怎样
的场景：街上晃动的是美、英、
法、捷、意、罗、匈、瑞士、丹
麦、希腊、瑞典、伊朗、奥地
利、土耳其、葡萄牙等十几个国
家的黄头发蓝眼睛高鼻梁大胡
子，以及风情万种的俄罗斯姑
娘。突然驶过去的，是洋人的高
头大马拉的斗子车，车里的男人
戴礼帽，女人缀鲜花。他们或去
江边散步，或去参加宴会，或去
教堂礼拜，或去商店购物，一副
他乡是故乡的神情。

当然，这些都是依稀的往事。
如今，中央大街不仅是哈尔

滨市最为繁华的一条商业街，而
且也是亚洲最长最大的步行街，
也是著名的旅游景点，环境优美，
秩序井然。它以其独特的欧式建
筑，鳞次栉比的精品商厦，花团锦
簇的休闲小区以及异彩纷呈的文
化生活，成为哈尔滨市一道亮丽
的风景线。

每当黎明时分，清洁工人就

早早地来到这里，将大街打扫得
干干净净。如果是秋天，街道两
旁的杨树榆树就会轻轻地撒下叶
子，铺满道路。这时，清洁工却极
少去扫它，一任人们走在上面，听
脚下发出的嚓嚓声响，如同一串
串情话。我不知道这是清洁工有
意为之，还是政府的有关规定，总
之，我很赞同这种做法，感觉仿佛
是走在莫斯科的大街上，有着异
国的情调。当然，孩子们最喜欢
的是这里的冬天，正如女人们喜
欢这里的时装屋、男人们喜欢这
里的小酒馆。冬天的中央大街，
到处是冰灯冰雕，雪人雪景，宛如
一个童话般的世界。

的确，一条街演绎了一座城
市的文明史，一座城市也因为一
条街的繁荣而名扬四方。中央大
街是哈尔滨现代的、历史的、文明
的交织点，也是哈尔滨人民永远
的骄傲。很多来过哈尔滨的外地
人，无论是大城市的还是小乡村
的，不管是官员抑或百姓，都会受
到哈尔滨人的热情指点：告诉你
一个叫作中央大街的地方。不
过，与中国大多数城市一样，这里
的古建筑也陆续遭到破坏，不仅
是毁于文革时期的那座中外驰名
的东正教的圣尼古拉中央大教
堂，还是近年扒掉的一些有着历
史意义和审美意义的老式欧式建
筑，我认为，都是人类的一种丧
失。这种丧失将无法挽回，哪怕
你有忏悔的一天。据说，过去欧
式两层楼房在中央大街随处可
见，如今却被大面积拆除，代替以
贴瓷砖镶马赛克的假洋房。拆与
建，新与旧，似乎永远是中国这块
土地上的一个悖论。

再一次走过中央大街，走到
她的南端的透笼街，听到圣索菲
亚教堂——这座城市中现存最大
的教堂上的钟声，正轻轻敲响，悠
远而绵长。

哈尔滨中央大街的钟声
一瓢饮

东风一到应纷纷，草木从来最早闻。
日暖催人春事急，闲情唯有天上云。
傍晚，在公园里看花，酝酿了这首

诗，题目想了想，拟成《春慌》。
是的，在春天，看阳光响亮，看绿

潮渐涨，看群芳登场，我总心头撞撞，
莫名地慌。每个春天，都那么急，那么
短，像一颗糖，你还未及细品它的甜，
就已吮吸完了，只舌尖一点余味可咂。
怎叫人不慌？！

草木也慌吧，可不，它们的动静大着
呢。柳树一天刷一层绿，眼看着绿深；红
梅一天爆一轮红，眼看着红透。樱下，海
棠边，桃李附近，也像听到着急的声音：
快点，快点，人家都开了！开了！——像
是在说，快点，快点，人家都生了！生
了！是哦，那些春天的花树们无不积极孕
蕾，别看枝间那些小小的蕾，才像不谙世
事的小丫，也许一夜之间就鼓胀起来，发
育成全，大姑娘一样羞答答，然后嫣然花
开，如新娘出嫁。

春天，也不过是踩过几拨花，就走完
它的全程。

和发小在路上散步，她抬头看看远
处，幽幽地说：一到这时候就待不住
了，觉得不出去干活，就没饭吃了！发
小一直在外面讨生活，一年到头难得回
来，回来一次也是来去匆匆。她的话，
让我想起小时候，明明还在年节的气氛
里，却看到大人扛起锄头要去田地了。
每一回看到，心里都会一阵失落，就像
听到一个铃声宣布：年，过了！你好想
拉住它们，放了农具，继续休闲在家，
可是不行的，母亲会告诉你：地不能
荒，一家人要吃饭，吃饭才是大事。那
时，你才明白，永远有比玩乐更重要的
事，休息是为了再次更好的出发。那
时，你也开始晓得慌了，从此告别心中
那个一味贪玩的小孩，大人们匆急的身
影也提醒你，是不是也有什么要紧的事
要做了。

上学以后，那要紧的事就明确了，年
一过，父母就会叨叨：电视别看了，心该
收收了，书该拿出来温温了！是的，大人
有大人的“田”，为一家生计，我们有我
们的“地”，为自身成长，人人都不可懒
散，都要春播秋收。

“渐老易伤春，常怜镜里人。花前羞
衬比，人旧更花新。”人到中年，还有一
种岁月不居、时不我待的慌。在春天，
这种感觉更甚。飘窗上的水仙长高了，
开花了，凋落了，不过几十天就完结了
一桩花事，何尝不像短短几十年人生的
剪辑？韶光易逝，对某些人来说，布谷
鸟不止在春天，更在他们的生命里，一
直鸣叫，一直催促。

余世存在《时间之书》里说“你做三
四月的事，在八九月自有答案”，那八九
月的答案可都取决于三四月。人生，谁都
不想交白卷，谁都对自己有期许，我们其
实是怕荒而慌吧。

春 慌
白海燕


